
在推翻旧世界 、 建立新中国的时

代 ， 年轻的革命者 ， 怀揣理想来到上

海， 来到党的身边， 来到革命的中心。

他们许多人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和家庭，

甚至是学业 ， 离别了亲人和故乡 ， 只

身一人， 或结伴而行。

曹顺标：

“我还没有恋爱过呢”

曹顺标烈士便是这样的一位青

年 。 他是 1932 年上海的 “共舞台事

件” 13 位牺牲者中最年轻的一位， 牺

牲时只有 17 周岁 。 但他内心的革命

火焰与他青春的热血一样炽烈 ， 当他

和其他十多位 “重犯 ” 一起被敌人从

上海押至南京监狱后 ， 得知自己被判

处死刑 ， 他表现得大义凛然 。 在漆黑

的夜晚 ， 他对同室的难友低声道 ：

“我已经作好准备牺牲了 。 我死后 ，

请你设法带信给我哥哥 ， 他也是共产

党员 ， 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 ，

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

闭上眼！”

这位从萧山来到上海的小伙子 ，

在家里排行最末 ， 上面有三个姐姐 、

两个哥哥。 12 岁那年， 他像哥哥一样，

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 ， 考上了上海八

仙桥国法堂， 第二年又转到立达学园。

15 岁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， 第一次上

街参加游行就被关了一个多月 ， 后来

又因为阅读进步报刊 ， 被学校开除 。

之后在家人的帮助下 ， 他重新在复旦

大学高中部和大夏大学高中部读书 ，

而这个时候的曹顺标 ， 虽小小年纪 ，

但已经是一位革命队伍中的活跃分子，

凭借着 “小囡 ” 的身份 ， 散发革命和

进步报刊 。 两年之后 ， 革命形势发生

深刻变化， 17 岁的他， 走上了职业革

命者道路 ， 成了中学学生联合会负责

人之一。

1932 年 5 月 5 日， 国民政府与侵

华日军签订了 《淞沪停战协定》， 中国

政府军队从上海撤军 ， 把上海定为所

谓的 “非武装区”， 然而日本军队却可

以在上海租界驻扎 。 此举引起中国共

产党和全国爱国进步人士及上海人民

的坚决反对 ，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了

讨好日本侵略者 ， 竟然对中国共产党

和进步人士的反对浪潮进行镇压 。 于

是在这种形势下 ， 在上海的中共江苏

省委作出决定 ， 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

国联合会 、 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大

中学联等数十个抗日团体 ， 发起成立

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议援助东北义

勇军联合会 ， 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

民的抗日斗争 。 因为复旦大学负责这

项工作的青年团支部书记温济泽是在

校生 ， 平时走不开 ， 所以组织将小职

业革命家曹顺标调到云南路会乐里的

抗日 “民联会” 青年部担任专职干事，

协助温济泽主持日常工作。

这个时候 ， 中共中央作出一项决

定，将在这年 8 月 1 日 ，成立全国反帝

大联盟。 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，根据

中央的这一精神，立即行动起来，并在 7

月 2 日的上海 《时事新报 》等报纸上公

开登出筹备联盟的一则通告， 说是在 7

月 15 日召开江苏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

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，并公布了

“筹备处” 的地址， 以供全市市民一起

“共商国是”。

“坏了坏了 ！ 怎么把这秘密的事

情让敌人也知道了呀 ？ ”曹顺标年龄

小 ，但革命意识很强 ，当他看到省委

的这则“通告”后，立即跟温济泽说 。

“对啊，这事怎么能亮底牌嘛！ ”温

济泽也认为这太危险了。 于是两人决定

向“上面”反映，可是没有得到回复。

年轻的曹顺标他们并不能理解“上

面”的意思，他们回过头来，继续忙碌着

联盟大会的“筹备”工作，并且获悉已经

敲定在 7 月 17 日， 正式在沪西胶州路

与长寿路交叉口的沪西共舞台 (又称共

和大戏院)召开大会。

“这个地方好找 ，十字路口有座大

钟，代表们到这儿好认。 你们布置会场

的要早点去！ ”“上面”的领导跟曹顺标

等筹备处的工作人员说。

7 月 17 日一大早，曹顺标带着一大

卷传单和标语等来到会场与温济泽会

合，就在这时他们发现会场附近有几个

可疑人，于是把手中所带的宣传材料和

会场标语等悄悄藏在一个墙洞里，然后

找到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省委负责

人，提出应该马上更换会场，以免不测。

“哎呀 ， 现在怕是来不及了嘛 ！”

大会负责人为难地指着陆续来到会场

的代表们说道 ， “要不我们派三个代

表到公安局 ， 希望他们保护我们的会

场。” 曹顺标与温济泽面面相觑， 不知

“领导” 的意见到底是否正确。

随即有三个代表被派到附近的公

安局去了 ， 但他们再没有回来———本

来就想来抓人的公安局立即将其扣押，

同时又派出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武装警

察 ， 向曹顺标他们正要开会的沪西共

舞台那里开赴过去……

“警察来抓人啦！ 赶快疏散———”

别看曹顺标个头不高年岁小 ， 但眼睛

机灵反应快 。 他在看见戏院外整队持

枪的警察黑压压地朝戏院拥来的那一

瞬间， 立即高喊起来。

“警察来了 ！ 大家快跑———” 温

济泽也大声喊道。

顿时 ， 会场内那些先到达的代表

们慌乱成一片 ， 有的想跳墙 ， 有的想

往门口跑 ， 但门口已被警察堵死……

“快蹬到我身上往墙外跳啊 ！” 这时 ，

只听一个高个子的结实壮汉在喊 。 他

叫蔡疾呼 ， 人高马大 。 他这一招呼 ，

许多人踩在他的身上跳出了院墙。

“快快 ！ 快跳呀 ！” 就这样 ， 足

有五六十个人安全脱险。 然而蔡疾呼

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， 当他自己

想往外跳时， 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已经

对准了他的胸口……

在前院的曹顺标和蔡疾呼等共

88 人被反动警察抓获 。 第二天 ， 上

海滩上所有的重要报纸都刊登了这

一消息。

敌人将曹顺标等 88 人每两人用

一根麻绳子绑在一起， 用汽车押到上

海公安局。

经过三天 “审讯 ”， 曹顺标等又

被移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

所 。 约一个星期后 ， 因为 “案情重

大”， 曹顺标等 88 人全部被押解到了

南京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审讯判决。

由于叛徒出卖， 曹顺标被敌人确

认了真实身份。 “是的， 我就是大会

的组织者之一 ， 上海民联的青年部

长， 共青团员！ 你们有事找我， 条件

是把无辜的人放了 ！” 曹顺标知道自

己的身份暴露后 ， 为掩护其他同志 ，

干脆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。

“共党 ” 的 “要犯 ” 判决很快

下来 ， 包括曹顺标在内的 13 人被

判死刑 。

临将行刑的前一个晚上， 曹顺标

对与他同牢房而没有暴露身份的好友

温济泽无比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

声： “革命能不牺牲人嘛！ 入狱的那

天， 我就准备牺牲的。 如果我现在死

了， 只有两件事感到遗憾： 一件是我

再不能革命了； 还有一件事是， 我只

活了 18 岁， 还没有恋爱过呢！”

温济泽轻轻地问小弟弟曹顺标 ：

“你有没有爱过哪个姑娘？”

曹顺标立即就不好意思起来 ，

说： “我有爱过， 爱过一个一起工作

的女同志……我看她对我也有点意

思， 可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口。 现在

只能永远埋藏在自己心里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 曹顺标轻轻地吟诵起

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：

生命诚可贵，

爱情价更高。

若为自由故，

两者皆可抛！

“我现在只有两者皆抛了！” 曹顺

标在好友面前轻轻地抹了一把热泪……

“曹顺标！ 出来！” 行刑的宪兵在叫

着他的名字。

“嚎什么？” 曹顺标横眉看了一眼

凶神一般的宪兵 ， 利索地把身上的长

裤和罩衣脱给了同室的难友 ， 然后坦

然地走出牢房， 走向刑场……

“砰！” 一声罪恶的枪声， 扑灭了

一炬青春的革命火焰。

17周岁的曹顺标倒在雨花台的那一

天， 是 1932 年的 10 月 1 日， 如果再过

一个 17年， 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。

啊， 我们年轻的烈士， 为了革命，

他的生命在 17 岁时便永远地划上了

句号。

让我们借这个机会 ， 记住与曹顺

标、 肖万才一起牺牲的另外 11 位烈士

的名字吧： 许清如 (25 岁)、 杨小二子

(20 岁)、 徐阿三 (24 岁， 又名潘阿二)、

许金标 (24 岁， 又名徐子明 )、 崔阿二

(43 岁 ， 又名崔四 )、 钟明友 (28 岁 )、

邱文知 (23 岁 ， 又名邱文治 ) 、 陈山

(28 岁， 又名曾太功)、 陈士生 (43 岁，

又名陈纪盛)、 王得盛 (30 岁， 又名王

明国 )、 柳日均 (30 岁， 又名刘栋臣 )。

其实 ， 他们都与曹顺标一样 ， 非常年

轻， 非常青春……

俞秀松：
“全人类共同来享
受这甘美”

在上海龙华和南京雨花台两个革

命烈士纪念馆的烈士名录中 ， 有两位

烈士的名字一直烙在我心头 ， 一位便

是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遗像陈列

在第一位的烈士金佛庄 。 另一位叫俞

秀松的烈士 ， 与上海的 “关系 ” 则非

同一般 。 他一生中有十余年是在苏联

度过的 ， 最后因为王明和康生的诬

陷 ， 俞秀松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冤

杀 ， 时年 39 岁 。 减去十三四年 (即

1925 年至 1935 年在苏联的 10 年 ， 以

及之后被联共中央派往新疆做督办军

阀盛世才的统战工作的 3 年 、 又从新

疆被转押苏联入监至被执行死刑的七

八个月 )， 26 岁前的青年俞秀松 ， 可

是上海滩红色革命阵营里一位了不得

的革命者！

是的 ， 二十四五岁时的青年俞秀

松 ， 确确实实是上海革命阵营里的一

位老资格的中共党员 ， 因为在上海筹

建共产主义小组的几个人中 ， 他是最

年轻的一员。

“自古以来， 得国者在于民心服。

民心服 ， 即得天下矣 。 不得民心 ， 即

失天下矣。”

“自古成大业者 ， 虽难 而 惧 ，

何也 ？ 盖其志坚耳 。 愚公移山事 ，

以残年余力而欲移山 ， 其志可谓不

坚乎 ？ ……呜呼 ， 中国少年岂不及

愚公乎 ？ 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 ， 则

中国何患不强乎 ？”

“列国富而中国贫， 列国强而中国

弱， 其故何哉？ 曰： 无进取思想而已矣

……故进取者， 人生之重要事也。”

这些话 ， 都是少年时代的俞秀松

所说 。 出生在浙江诸暨大桥乡的一个

清末秀才之家的俞秀松 ， 从小受当教

书先生的父亲的影响 ， 对读书格外上

心 。 因为俞家子女 8 人 ， 身为大哥的

俞秀松为了读书和照顾家庭的生活 ，

从小没少吃苦。

17 岁时， 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浙

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。 在这所新思想

非常活跃的学校 ， 俞秀松受到了革命

的熏陶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 。 一

位叫马一浮的先生 ， 是中国最早接触

马克思 《资本论 》 的学者 ， 便是俞秀

松的启蒙老师。

1919 年 5 月 ， 当五四运动在北

京爆发之后 ， 杭州的学校便迅速响

应 。 此时的俞秀松已经是杭州学生运

动的召集人 。 5 月 12 日 ， 杭州 14 所

中等以上学校的 3000 余人的游行队

伍中 ， 走在最前面的就是俞秀松和另

一位叫宣中华的学生领袖 。 五四运动

之后 ， 俞秀松等在学长与老师陈望道

等人的影响下 ， 创办革命刊物 《浙江

新潮 》。

“韵琴同志……” 1919 年底 ， 俞

秀松看到北京蔡元培 、 陈独秀 、 李大

钊等人发起了工读互助团 ， 欣喜若狂

地给父亲写信 ， 请求路费支持 ， 而他

竟然称父亲是 “韵琴同志”， 气得父亲

只汇了他一元钱 ， 并回信告诉 “昏了

头脑 ” 的儿子 ： “四万万同胞都是你

的同志 ， 每一个同志给你一块钱 ， 岂

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 ， 何必来找家里

人帮助嘛！”

最后俞秀松是从朋友那里凑钱到

了北京。 1920 年元旦刚过， 俞秀松怀

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， 穿着同学送的一

件旧大衣， 特意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像，

以此纪念 。 他对友人说 ： “我来的目

的 ， 就是为了实验我的思想生活 ， 想

传播到全人类 ， 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

甘美 、 快乐 、 博爱 、 互助 、 自由……

的新生活才算完事。”

这应该是比较早的中国勤工俭学

模式 。 但后来俞秀松发现 ， 这个工读

互助团无法通过劳动来维系生活和学

习 ， 更不用说通过这种形式去改造和

改变整个社会 。 一心想改变旧世界的

俞秀松 ， 宣告结束工读互助团生活 ，

要进行另一种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

道路。 “我以后不想做个学问家 (这是

我本来的志愿)， 情愿做个 ‘举世唾骂’

的革命家！” 俞秀松大声疾呼， 对着天

发誓。

1920 年 3 月 26 日， 俞秀松乘火车

从北京赴上海 ， 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

最出彩的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杰

出贡献的青春岁月。

4 月， 代表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来

到中国 ， 先到北京 ， 再到上海 ， 与陈

独秀会面 。 俞秀松是这个会面的翻译

者 ， 见证和参与了建党的最 “初心 ”

时刻 。 5 月 ， 俞秀松与陈独秀等人一

起， 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。 8 月，

俞秀松参加了特别重要的建党初始工

作 。 此后 ， 俞秀松除了主持成立共青

团组织外 ， 一直在为各地建党发出指

导性的信件 ， 而那时 ， 我们的这位革

命青年才 21 虚岁， 却已经是位成熟和

老练的政治家了———

……九点到独秀家 ， 将望道译的

《共产党宣言》 交给他， 我们说些译书

的事 ， 总该忠实精细 ， 但现在译书的

人 ， 每天以译书度生活 ， 一天总许有

八千字 ， 才能生活 ， 于是不能不误会

的误会 ， 杜撰的杜撰 ， 这是私有财产

制度之下 ， 没有一件事可做了 ， 译书

度生活的人， 我又何责！

……今晚被蚊虫咬得痛极 ， 不知

到什么时候才睡熟。

———1920 年 6 月 28 日

今天我写了五封信。

———1920 年 6 月 29 日

我现在一天到晚 ， 只盼望朋友的

来信 。 我接到朋友一信 ， 我总快乐一

些 。 今天望了一天 ， 信箱里看了五六

次 ， 不见朋友的来信 ， 午后只接到章

法那张明片 。 唉 ， 苦痛的时候 ， 遇见

什么事， 总是苦痛的！

今天睡得很早 ， 后来因蚊虫咬得

痛不过 ， 再起来写今天的日记 。 写好

再睡， 已经是明天三点了。

———1920 年 6 月 30 日

俞秀松年轻时爱写日记 ， 也正是

因为他的日记后来被保存了下来 ， 我

们才有可能了解建党初期的许多历史

细节和这位杰出青年的诸多真实的内

心活动。

建党初期 ， 与各地的联络都是靠

信件来完成， 而俞秀松的 “笔头” 快，

又年轻 ， 几乎成为陈独秀的 “左右

手”。 1921 年上半年， 中国共产党开始

筹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， 受到共产

国际组织东方部书记格林表扬的上海

共青团负责人俞秀松 ， 被邀出席在莫

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

大会 ， 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

代表大会的七八月份 ， 俞秀松不在上

海， 而是在莫斯科开会。

次年 ， 俞秀松从苏联回国 ， 接受

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指示 ， 主要从事

各地共青团的建立工作 ， 并在国共合

作期间担任上海地区的党部负责人 。

五卅运动期间 ， 俞秀松是罢工的组织

者与领导者之一 ， 并且负责召集国民

党区党部联席会议 ， 动员上海市内的

国民党党员参加反帝斗争 。 以个人身

份参加国民党的俞秀松 ， 一腔热血地

站在反帝斗争最前沿和主战场 ， 处处

表现出一位中国革命青年的朝气与锐

气， 以及爱憎分明的立场。

其实 ， 在那个峥嵘岁月里 ， 革命

豪情万丈的何止俞秀松一个 。 多数革

命青年 ， 他们甚至连流星一般的光芒

都没有留下 ， 便默默地为革命事业献

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史砚芬：
“怕死的话 ， 我就
不会参加革命了！”

党史专家向我介绍 ： 当年 ， 中共

中央为了监督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情况

和考察相关党的负责人在独立从事地

下工作过程中的表现 ， 专门派出一批

对党忠诚程度高 、 年轻机灵且组织纪

律性强的 “巡视员”， 奔赴相关管辖地

区进行 “工作巡视 ”。 这些 “巡视员 ”

还肩负向下级传达上一级党组织和中

央的指示的职责 。 可以说 ， 地下工作

时期， 这些党的 “巡视员”， 既身负监

督督促下级组织及负责人的特殊使命，

又是我们党上情下达 、 下情上达的关

键环节。 这些巡视员， 通常要求年轻、

腿脚利索 、 反应敏捷 ， 又要原则性很

强 ， 既要对下面的情况了如指掌 ， 同

时又要坚守秘密和遵守铁的纪律。

“巡视员的工作最危险 。 他们有

时刚从上海带着任务出去 ， 半途上就

被敌人截获 、 逮捕 。 许多巡视员走的

时候并不知道当地的组织被破坏了 ，

当他们从上级那里领受任务回来 ， 就

一步迈进了敌人的牢房……” 党史专

家告诉我。

建党初期到解放战争前夕 ， 上海

不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， 还是江浙省

委所在地 。 那时交通条件落后 ， 为防

止泄密 ， 党对全国各地的日常党务工

作部署和指导 ， 通常就是由这些 “巡

视员 ” 来完成 。 尤其是江苏 、 浙江和

安徽三省 ， 其党务工作一直是由设在

上海的中央和临时中央局及江浙省委

直接管辖 ， 所以这里的 “巡视员 ” 也

特别多。

而这 ， 也让我看到了另一些革命

者的形象———

1927 年南京“四一惨案”和上海“四

一二”反革命政变之后 ，共产党在沪宁

线上的组织工作处在极其艰难和危险

之中，江苏省委和上海地区的党团组织

连连遭到严重破坏。 这时，一位宜兴青

年被调到上海的江苏团省委工作，他就

是史砚芬，干练而又老成。 之前他是共

青团宜兴县委书记 ， 而且作为副总指

挥，刚刚参与组织了宜兴暴动。

“沪宁一线的党团组织被敌人破

坏得相当严重 ， 组织决定由你担任新

的沪宁线巡视员 ， 同时兼任南京团市

委书记。 有困难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好 ， 明天开始你的任务就是

走这一条线 ， 重点做好沪宁两地的组

织巡视 ， 同时在敌人心脏南京地区积

极展开工作……”

“是。”

那时 ， 上级任命干部和交待任务

非常简单 ， 也许就是一两句话 、 几分

钟谈话 ， 就开始工作 。 而工作也许是

一次与某某地方的组织接头 ， 也许是

去跟另一位地方负责人交待一件事情，

在这过程中 ， 你可能面对的就是一位

已经叛变了的无耻者 ， 等待你的是冰

冷的铁镣与牢狱之灾。

史砚芬是位极有经验的年轻巡

视员 ， 而且熟悉沪宁一线的敌情 ，

除了上海 ， 苏州 、 无锡 、 常州 、 镇

江以及南京 ， 他都比较熟悉 ， 且能

在不同城市讲不同方言 。 这是从事

地下工作的巡视员必备的能力 ， 因

为沪宁一带的人十分注意方言不对

的 “外地人 ” ———那是当地特务们

惯常识破一些非本地籍的地下党员

的 “歪招 ” 。 有一次史砚芬巡视到

常州 ， 正与当地一位地下党负责人

在茶馆接头时 ， 几个特务突然出现

在史砚芬他们面前 。 特务问当地的

那位地下党是干什么的 ， 人家马上用

常州话回答说是在本地做小买卖 。 于

是特务立即盯住史砚芬 ， 哪知史砚芬

一口流利的常州武进话 ， 说自己是做

豆腐生意的伙计 。 特务无计可施 ， 他

们哪知史砚芬虽说是宜兴人 ， 可他中

学上的就是常州省立第五中学 。 有一

次 ， 爱看书的他一边走路一边看书 ，

结果被一块石头绊了一跤 ， 实实地

撞掉了一只门牙 。 “门牙一掉 ， 我

的常州话反而更地道了 ！ ”

史砚芬从这一年春天开始当巡视

员后 ，没少遇见类似的惊险之事 ，而他

也总能化险为夷。 曾经与史砚芬并肩从

事过地下工作 ， 解放前担任过上海沪

东、沪西和闸北共青团区委书记的原南

京大学校长匡亚明， 在 1945 年就这样

评价过他的这位青年战友 ：“在上海期

间，组织分配史砚芬在共青团江苏省委

工作，任沪宁线巡视员。 他不畏艰险，在

尖锐的斗争中积累丰富经验。 ”

然而，1928 年 5 月 5 日这一天 ，史

砚芬却没能逃过厄运：他在南京中央大

学附近的鸡鸣寺城墙上，出席当地的一

个团支部会议，那天原定的参会人员有

20 来人。“不好，我们后面有人在跟梢！”

史砚芬发现有情况，立即悄声告诉了随

行的两位学生团干部，并说，“想法甩掉

‘尾巴’！ ”

但为时已晚，一群警察突然出现在

史砚芬他们面前……他们被捕了。

特务的“审案”很快开始。 由于史砚

芬在沪宁线一带活动频繁，他在宜兴搞

的武装暴动也颇有影响，所以敌人很快

知道了他是“共党要犯”，于是用尽硬软

兼施的那一套。

“我们知道你从小就失去了父母，

自己又要照顾尚未成人的弟妹 ， 有必

要死心塌地为共产党干吗 ？ 他们给了

你多大好处吗 ？ 你一死 ， 还有谁去照

顾你弟弟妹妹 ？ 有谁记得你一个宜兴

小赤佬 ？” 敌人在一次次用刑无效后 ，

便想软化史砚芬。

史砚芬一边擦着嘴角流出的血 ，

一边瞪着愤怒的双眼 ， 回答道 ： “我

们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与你们的差别就

在于活着不是为了自己和家庭的幸福，

劝你们也别枉费口舌了 ， 怕死的话 ，

我就不会参加革命了！”

“又一个被赤化的小赤佬！” 特务

们只能摇头叹息 。 一张死刑判决书甩

在年轻的巡视员面前。

亲爱的弟弟妹妹：

我今与你们永诀了。

我的死是为着社会、 国家和人类，

是光荣的 、 是必要的 。 我死后有千万

同志 ， 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

进 ， 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 ， 故我

虽死犹存 。 我的肉体被反动派毁去

了 ， 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 ， 是永远

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 ！ 我的不昧

的灵魂必时常随着你们 ， 照护你们和

我的未死的同志 ， 请你们不要因丧兄

而悲吧！

……

我死后 ，不要治丧 ，因为这是浪费

的 ，以后你们能继我志愿 ，乃我门第之

光 ，我必含笑九泉 ，看你成功 。 不能继

我志愿 ， 则万不能与国民党的腐败分

子同流。

现在我的心很镇静，但不愿多谈多

写 ，虽有千言万语要嘱咐你们 ，但始终

无法写出。

好 ！ 弟妹 ！ 今生就这样与你们作

结了 ！

你们的大哥砚芬嘱

这是一位年轻的革命者走向死亡

前写给年龄尚幼的弟弟与妹妹的遗书，

看后令人泪下。

史砚芬临刑前，他的同室难友贺瑞

麟在 《死前日记 》中记录下了史砚芬生

命最后一刻的英雄气概：“今日六时，史

砚芬 、齐国庆 、王崇典几位同志……拖

向雨花台执行死刑。 砚芬临行时，身着

到南京来的青绿色直贡呢夹长衫、汉清

送给他的白番布胶皮底鞋、白单裤。 因

为刚洗过脸，头发梳的光光的。 他第一

个先出去 ， 神气最安逸……砚芬临去

时，向我们行一个敬礼……‘再会’。 ”

这就是一位年仅 25 岁的革命者留

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凛然的形象！

记录下这一幕的贺瑞麟比他的战

友还要年轻 ，才 19 岁 。 他的 《死亡日

记》从入狱后的 9 月 29 日开始写起 ，

只记到 10 月 5 日 ， 仅一个星期后 ，

贺瑞麟也不得不将 《死亡日记 》悄悄

塞给同室的另一位难友 ， 自己则像

史砚芬一样 ， 大义凛然地走向了雨

花台……

（选摘已完结 。 摘自何建明 《革
命者》，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 因篇幅
原因， 刊发时有删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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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青春的面庞
何建明

长篇报告文学《革命者》选摘③

▲美术名家张安朴为 《革命者》 一书绘制了多

幅插画， 致敬所有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英雄。

图为以 “人民英雄纪念碑” 为素材的插画。


